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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life of Prof. Lee Shu- Ching, and discuss his translation of the
Land Economics co- authored by Ely and Wehrwein in Chines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a spectacular event that Lee Shu- Ching translated the Land Economics co- authored by Ely
and Wehrwein into Chinese for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Lee Shu- Ch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land econom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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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树青（Lee Shu- Ching, 1906—？）是著名的土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两度赴美留学：第一次是 20世纪
3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土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因日本侵华而归国参加抗战；抗战胜利后，又到马里兰州
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求学和研究，195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高校任教近 30
年。李树青秉承了威斯康星大学土地经济学的传统，先后在土地经济学开创者伊黎（Richard T. Ely）教授的高足
魏尔万（George S. Wehrwein）和贝克尔（Oliver E. Baker）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土地经济学，是中国早期获得土
地经济学学位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土地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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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探讨李树青的生平和他翻译伊黎与魏尔万合著之《土地经济学》一书的经过。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研

究结果：李树青将伊黎与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翻译成中文，是中国土地经济学界的一大盛事。研究结论：李树青在

中国土地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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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树青在经济部工作中发现孔、宋家族在香港参与贪污“国家稳定基金”，而许多军队里的前线指挥官从敌占区向内地偷运日本货发财，军用
卡车变为私用，而士兵的待遇极差。为此，他三次向翁文灏部长提出严重申述，敦促他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申述无果后，他辞职到联大社会学系教书，
尽管薪水只是在政府工作的三分之二 [9]。
② 在教学中，李树青可以较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无制度及滥用权力。1940— 1945年间，李树青与潘光旦、费孝通一起为《自由论坛》、《生命指南》
与《大国民》撰稿，传播民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几份报纸后来都被迫关闭。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后，更严密地控制知识分子，李、潘、费与陈立夫之
间的冲突不断。1944年 10月，李树青收到警告信，信上直截了当地说，当局“砍大树”可能有些犹豫，可“割小草”不会有顾忌，如果李氏不闭嘴，就要
承担一切后果 [9]。
③ 在社会学领域，李树青被称为“制度学派在中国的代表”，“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蜕变中的中国社会”[11]。谢泳 [12]指出李树青是继陈达、潘
光旦、吴文藻等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之后，与费孝通、翟同祖、林耀华并称的第二代社会学家。另外，清华大学建校 90周年时为 1926年至 1952年在
社会学系任教的 10位老教授挂像，其中就有李树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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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 40年代初，李树青将伊黎和魏尔万于 1940年合写的名著《土地经济学》翻译成中文，
是该书的第一个译本。这是继 1930年章植先生以伊黎和莫哈武（Richard T. Ely and Edward W. Morehouse）1924
年合著的《土地经济学要义》为蓝本撰成《土地经济学》一书之后，中国土地经济学界的又一盛事，再开中国土地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新风。其后在中国各大学执教的土地经济学家出版自己的专著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该
书的影响，如张丕介的《土地经济学导论》、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等 [1]。本文尝试探讨李树青先生的
生平和他翻译《土地经济学》一书的经过。

2 早期求学和研究

李树青生于 1906年，辽宁凤城县人，1923年考入凤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安东商科中学任国文教
师 [2]，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 [3]。他在清华的几年，正是清华社会学系的鼎盛时期，“这时由陈
达（通夫）先生担任主任，讲授人口及劳工两课。潘先生则开家庭、社会思想史、优生学等课程。翌年吴景超先生自
南京金陵大学来授都市社会学、犯罪学及研究方法。李景汉先生则自定县平教会来指导社会调查。在所有学术领
域中都是一时之权威人物，享有盛名。”[4]他得益于吴景超先生的指导，“一入大学，即选习吴先生的课程，此后四
年肄业期间均在吴先生指导下从事研习，熏陶渍染，受益良多。”[5]期间，他发表了数篇文章，如《逮捕学生感言》登
于 1935年第 143期《独立评论》，《中国农村崩溃中的人口因素》载于 1935年 2月 3日《北平晨报》，《中国农民的
贫穷程度》刊于《东方杂志》1935年第 32卷第 19号等。

1935年，李树青参加第三届留美考试，应考的主题是“土地问题”[6]。通过后，于 1936年 8月 19日放洋，前往
指定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留学。在美期间，他在魏尔万教授（土地经济学开创者伊黎教授的高足，伊黎在自传中
认为他是继承其土地经济学衣钵第一人）的指导下学习土地经济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沪战败绩、
南京陷落。鉴于国难方殷、倾覆堪虞，1938年夏，李树青“独排众议”，放弃深造与读学位的机会，绕道加拿大、欧
洲，于 1938年底返回上海。时吴景超服务于经济部，李树青即应其函召，取道越南，到重庆的经济部任秘书职，从
1939年 4月起服务了一年多。工作之余，李树青勤加撰述，有不少文章发表，多刊于《新经济》半月刊。据阎书钦统
计，李树青先后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文 17篇，是《新经济》半月刊的重要撰稿人 [7]。
在经济部任职期间，李树青“深感在当时情势下，学人从政，只是徒劳精力。虽撰文呼吁，不仅效验毫无，久之

且可能惹祸”[4]，“所见所闻，都使人感到在这种情势下从政，只有虚耗精力，浪费时间，于国于民，两无补益。因而
渐萌退意”[5]，便于 1940年夏天前往昆明，暂住清华人口普查研究所 ①。不久，应潘光旦先生延聘，到西南联合大
学社会学系任教，1942年聘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 [8]，从 1943年起应吴文藻先生之邀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兼
课 ②。期间，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变动等问题，他运用制度学派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社
会制度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在《当代评论》、《新经济》半月刊和《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这些文章大部分编入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年出版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一书，“在中国
社会学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10]③。
时局的混乱给李树青先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遗憾。1942年春夏之交，在一次到郊外逃警报大半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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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还有金海同的译稿。1943年第 3卷第 1期《人与地》的“编者附誌”写道，“以土地经济学权威闻名的本
文作者伊黎（R. Ely）教授，他早年的著作《土地经济学要义》一书，早经介绍到我国，我们对他该不生疏。伊氏近又凭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二十年的教学
经验，跟魏尔万（G. Wehrwein）博士合著《土地经济学》一书（一九四○年出版），内容丰富，堪称杰构。原书现经地政专家金海同君全部译竣，已交某书
局付印，不久即可与国人相见。现本刊经征得金君同意将有关‘人与地’的一章，抽在本刊先行披露，凡是渴望阅读伊氏名著的读者，当以先观斯篇为
快！”[17]由于当时的战况，金海同的译稿可能与前述李树青分析中国农业与农村的稿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有如愿出版、流传下来。

他回到寓所，发现几个房间在警报期间被劫掠一空，而“最可惜的是我抄写得整整齐齐，放在新购置的手提黑皮
包内准备出版的二十几万字的稿件《中国土地问题调查报告》，也被偷去。后虽报警，终无下落”。为防止此类事情
再度发生，他便把另外一部分析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的稿件，经人介绍交重庆一家出版公司付印。不料，“虽订有
合同，但交去后由于战时纸张困难，销路不定，搁置经年。纵使一再写信催问，始终不得要领。……次年我即休假
来美，究竟这部稿件是否于复员前后在国内付梓，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14]。
平时，李树青先生还参与不少活动，如“战后经济问题座谈会”等，1942、1944年两次与联大同事联名在重庆

《大公报》上发表关于物价问题的意见 [15- 16]。然而作为学人，李树青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他写道，“因就个人性格来
说，当时政治上的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甚且

可能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
生命”，“但总觉得，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的漩涡中，则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
高的理想”[14]。

3 伊黎与魏尔万合著之《土地经济学》的中译①

李树青于 1940年 10月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初到联大，除了讲授社会学课程，他还开设土地经济学课
程。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从 1940— 1941年度到 1944— 1945年度，李树青开设了社会制度、社会变
迁、乡村社会学、土地经济、土地问题等课程，他的课内容新颖丰富，逻辑性强，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土地经
济类的课程安排一般是上学期开设土地经济，下学期开设中国土地问题 [18]。最初，“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那册代

表 1 李树青有关土地经济方面的部分成果

Tab.1 Part outcomes of Lee Shu-Ching on land economy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文献名

土地经济学（译著）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
（博士论文）

中国国民党的土地理论与现行土地政策

耕者有其田与地尽其利

《土地经济学》（书评）

田赋改征实物的商榷

旧农业与新农业

地租新论

纪念一位土地经济学者：魏尔万先生

Pattern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Possibl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 in China

The Heart of China’s Problem,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grarianism and Social Upheaval in China

出处

重庆商务印书馆

University of Chicago

《民族》（上海）

《新经济》（半月刊）

《新经济》（半月刊）

《新经济》（半月刊）

《东方杂志》

《人文科学学报》

《东方杂志》

Journal of Land &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年期

1944

1950

1937, 5（2）

1939, 2（12）

1941, 4（8）

1941, 5（10）

1941, 38（16）

1942, 1（2）

1945, 41（10）

1947, 23（2）

1948, 30（2）

1951, 56（6）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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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威斯康星大学传统的权威课本《土地经济学》尚未出版，我只有自撰讲义，颇费时间精力。”[14]第二年，他收到了

魏尔万签赠的新书，“因土地经济是一项新颖的学识，在美亦系首创，我当即撰述了一篇书评，加以介绍。”[14]在这

篇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 1941年第 4卷第 8期上的书评里，李树青开头写道，“久在期待中的伊黎与魏尔万教
授这册名著，终于在今年四月出版了”[19]。在将新书与 1922年的 3卷本油印版《土地经济学大纲》、1928年合并且
于 1931年改订的《土地经济学》做了比较后，他详述了新书的主要内容，并在其中夹叙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研究。
同时，他开始翻译这部名著，“暑假时即集中精力翻译《土地经济学》一书，期能早日完成，把美国这一门崭新

的知识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并在 1944年将该书作为“大学丛书”的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译者序”中，李树
青交待了他翻译此书的动机———“译者的试想翻译本书，最早还是在美国维斯康星大学从魏尔万教授读书的时
候。当时的动机有二：第一，因土地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国内专著无多，因而谈者每不免有误解之处。我们
对本门科学具有兴趣的人，应该尽可能多介绍几本西洋名著，俾国内知识界与研究及讨论上，有所遵循。其次，魏
尔万先生的谆谆教诲，多方指导，亦使译者不能不有所表达，以志其衷心铭感于万一。该时此书尚未出版，课室讨
论还是用 1931年改订过的油印本讲义。故翻译工作，未曾开始。”[20]李树青一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该书翻译

完成，“译者返国之翌年，本书出版。同年秋季，本人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斯门课程，适魏氏赠赐此书，也已寄
至。于采为课本之余，即行着手翻译。中间因时局影响，教职关系，时译时辍；再加书内有许多僻字及难题，必须与
魏氏通函商讨，亦延误时日不少。阅两年又四个月而全书始行脱稿。”[20]

1942年 9月，伊黎和魏尔万为李树青翻译的《土地经济学》写了序言。序言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期待和祝福
之情。他们写道，“最使我们感觉满意的是伊黎、魏尔万这册书要有中文译本出版了。尤其感觉快乐的，是我们对
土地经济学毕生工作的结果，在一个对我们具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国度中，也能以致用。两位译者借着这个机会，
对李树青先生表示其衷心的感激，因为他，担承了这付艰苦的翻译工作，尤其是在这种危险与困难的时候。”同
时，他们十分客观地告诉中国读者，“在阅读这册书时，中国的读者需要把某些情况，记在心里。这册书是为美国
的读者写的，而所讨论的土地问题，也几乎完全限于美国及加拿大。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比较起来，美国还是一
个婴孩。……至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我们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以及由此所制定的土地政策，若能以应用
于中国，则这册书对于中国人民必然是有用与有价值的。”他们又指出，“土地还有一些特性是普遍的，即在这种
普遍的范围内，土地经济学者是用共同的用语。……也就是在研究这些人类关系上，才使我们共同倚靠着大地母
亲，并使土地经济学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科学的结果必须变成行为，才能对人类有所裨益。土地经济学必须容
纳到土地政策之中。美国刚开始转移到一个方向，使土地政策能以适合最近的发展。中国正处于转变的时期；利
用中国安排的韧性与中国人民的坦白，我们的确以为，中国将根据其自然资源、制度、法律及传统，在经过其青年
科学家的勤劳工作与踊跃领导，加以制定与修正，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为优异的土地政策来。李树青先生即属于
这类青年科学家的团体。”[19]

《土地经济学》的中译，有两个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第一，魏尔万教授在给李树青的信件里说，“就我所知的
而言，你的将是在任何文字中的第一个译本！我们希望你能在最近的将来，把这本书出版。”[20]第二，魏尔万教授

特意为李树青提供了一份原著的详细勘误表，还在原著基础上插入了几个新的段落，“在勘误表内加上红色的括
弧，用以说明作某些修改的理由。在有些地方，还对俗字俗语加以解释。这将帮助你从英文译成中文。这些新的
资料，你尽可随意加以引用。或许你在序文里说，这些是由美国寄给你的；因此，你将有一个比原著更新与更好
的译本！”[20]

该书的中译得到了各方赞赏。汪经方在 1946年第 7卷第 4期《中农月刊》上发表他对张丕介所著《土地经济
学导论》的评论时指出，“最近李树青译美人伊利（Ely）与魏尔万（George S. Wehrwein）合著的土地经济学，内容丰
富，分析详尽”[21]。另外，《土地经济学》的中译，可算是抗战期间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夏炎德在《中国抗
战期间经济研究之成绩》一文中特意指出，“美人伊黎（Richard T. Ely）博士与魏尔万（G. S. Wehrwein）合著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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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 50年代初，李树青因学生签证过期而滞留美国，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推行反共排华政策的背景下，被美国政府怀疑倾向共产党，被判
递解出境。几经申述，李树青才得以居留美国 [9]。

地经济学》（Land Economics），乃一九四〇年之新著，较旧著（伊黎与 Morehouse合著）已面目一新，经由李树青氏
译成出版。”[22]熊复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亦言，“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学的研究也很兴盛。
……以地政研究所为中心，负责主持土地与农业政策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该所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
国学者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等国外农业经济名著。”[23]

4 1945 年之后

1945年，李树青已在清华大学服务 5年，便设想利用清华每任教 5年可休假 1年的规定，再度出国深造，以
“完成尚功亏一篑的博士学位”、“重续 7年前未竟的事业、待完成的学业”[14]。时原来的导师魏尔万教授已逝世，
另一位席博德教授也已退休，他便与仍在农业部任职的贝克尔通信，说明希望返美完成博士学位。贝克尔接信
后，以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名义出面邀请，又安排从国务院获得旅费、解决食宿，使他可以安心到美国从事研究 [14]。
1945年 6月 22日，他自昆明搭机飞往印度，在印度等待交通工具。等待期间，他遍访恒河流域的佛教圣地，写成
一本游记，1948年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以《天竺游踪琐记》为名出版。1945年 8月 31日，他从加尔各答登机，经
南亚、北非越大西洋，于 9月 9日到达华盛顿。
在美国的最初两年，李树青在马里兰州立大学师从贝克尔研究土地利用与人口学。不久又在国会图书馆申

得一间研究室，便如老鼠进入谷仓，日夜“蠹鱼似不出费钻研”[24]。1947年，他转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
课程，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 [25]。之后，1952—
1953、1953— 1956年李树青在俄勒冈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助理教授，1956— 1958年任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1958— 1963年任东南密苏里州立学院社会学副教授，1963— 1968年在南达科他大学任副教授、教
授，1968— 1969任戴顿大学教授，1969— 1978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是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研究学会和
美国人口学协会会员，全国家庭关系理事会成员 [26]。1978年他从俄亥俄州立大学退休，由该校授予荣誉教授①。
之后，李树青“即行拟定一个写作大纲，试想趁空闲时间，一面把自己多年研求所得整理出一个系统；一面较详地
介绍芝大社会学给中文读者”[24]。不料撰写中忽于 1983年患病，他便将所写 14篇文章集成一本论文集，以《人性
与社会：人文社会学论丛》交台湾商务印书馆于 1985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李树青先生的介绍里指出，
“李树青运用制度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提出社会制度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又从社会
学的传统、主题、方法等角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应注重人与人的行为的研究。”[3]高德增则

指出，“我们看到，活跃于二战后国际科学领域中的学术权威，诸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唐敖庆、朱光亚、王端
駪、王浩、牛满江、何炳棣、邹谠、李树青……等，很多人出身于西南联大”[27]。

1982年秋天，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李树青教授回国探亲和讲学，访问了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地，与
国内学者座谈，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地方做学术演讲。在北京，他与潘光旦先生的长女潘乃燧
教授同往八宝山公墓瞻拜了潘光旦先生的灵骨。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写作了一些回忆性的纪念文字，如纪念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的《“民主的堡垒”》，以及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香港《明报月刊》上纪念吴景超、潘光旦
先生的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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